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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兰容若，清初第一词人，拈微笑之花，看人世变换，眉间放一字之宽，看人世风光。他生于温柔富贵，却满篇哀感顽艳，身处花柳繁华，心却游离于喧闹之外，真正的八旗子弟，却喜结交落拓文人，行走于仕途，一生却为情所累，风华正茂之时，却匆匆离世，一位几乎拥有世间一切的惆怅男子，一段三百年来倾倒无数后人的传奇。“百感都随流水去，一身还被浮名束”真是用来形容他的。容若向世人展示了一种完美——彗星般的人生，可以短暂，但绝不黯淡或沉沦。
沈从文先生说，不管是故事还是人生，一切都应当美一点。纵观容若一生，正是以美为原则开展和继续的，脚踏实地的人生，被他演绎成了一个美得有点悲怆的故事。故事分为两篇，上篇讲述肉身繁华热闹，下篇刻画灵魂寂寞荒凉，上篇的喧哗只为了衬托下篇的嘶哑。
《纳兰容若词》是一本“以人生注解诗词，以诗词注解人生”的极致之作，通过纳兰容若词注解他的人生，以他的人生折射我们的人生。如果说诗词，每一个哪怕稍有诗词修养的人都能够脱口而出的“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却变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骊山雨罢清宵半，泪雨霖铃终不怨。如何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这首《木兰花令》常被我们当做爱情诗来读，但我们留意一下会看到道光十二年结铁网斋刻本《纳兰词》里看到词牌下边还有这样一个词题：“拟古决绝词，束友”，这就是说，这首词是模仿古乐府的决绝词，写给一个朋友的。诗中第一句就给人无限的感慨，团扇是用齐地出产的丝绸精心裁制的，如霜似雪，形如满月，皎洁而团圆，这样的尤物，“出入君怀袖”，与君形影不离。但是为什么每一把团扇都会等到秋天，每一个痴情的女子都会等到诀别，人之于人，若始终都如初见时的美好，若始终都保持初见时的感觉，团扇便永远是皎洁而团圆的。“若”是世上最悲伤的字。
今天的读者往往只是从纳兰词里读到纳兰容若感性的一面，但是他也有理性的一面，在《石鼓文》中可以看出，这篇文章围绕着这十只石鼓的真伪与断代的种种争议，梳理着他们的历史，一路追踪着它们是如何被刻出，如何散落在明间，如何在唐代初年重见人世，如何被欧阳询这样的书法名家和知名文士叹赏它们古雅的文字，又如何被金兵夺取。整篇《石鼓记》中充满了理性与逻辑，最终表达了自己虽身为满族，但对汉文化无限的喜爱，这也是满族人的一种品质，汉文化博大精深，根深蒂固，旗人入关之后，面对着令自己眼花缭乱的大汉文明，迅速的生出一种自卑而又夹杂着恐惧的心理。自卑，是因为他们是以刀剑统治着高尚的文明；恐惧，因为他们深切的感受到强大文化的同化能力，他们一再强调“祖宗家法”，时刻提醒着人民居安思危，或许只有亲眼看见过一蛇吞象的人才能感受到那条作为胜利者的蛇的刻骨胆怯，他们虽然自卑又恐俱，但并没有把汉文化完全摒弃，而是与旗人文化相融合，这就是清朝能统治200多年，而元朝统治不足100年的一个重要原因。
通过读这本书我知道了：每一个人，每一个世界都是一面筛子，只要给出足够的时间，就会得到精确的选择。总之，有没有深厚的学养，只要有坚强的意志和强悍的理性就好。



